
“跟父母那一代相比，我
们这代的高考没那么难了，但
也 有 一种 奋 斗 精 神 贯 穿 其
中。 ”接受记者采访时，张曈刚
下手术台。 2010 年参加高考
的张曈， 整个备考阶段都住
校， 可以有更多自己规划、执
行、调整的空间，也给了他一
次成长的机会。

“高考让我第一次觉得，
人生可以通过自己拼搏和规

划，得到一个好的回报。 ”作为
从小被寄予厚望的好学生，

“一模”竟然考砸了！ 张曈沮丧
过后，调整复习计划。“当你看
到在自己的努力下，一次次考
试取得可量化的进步，就会有
一种信心：只要你努力，没什
么难关闯不过去！ 人生总会有
起落， 高考不止是一次测试，
也是一种历练，它让我有信心
去面对更大的挑战。 ”

同样的奋斗观
不同的人生味

“小时候，我看过《老子》
《庄子》， 但没看过 《黄帝内
经》。 ”作为甄氏流派第五代传
人， 张曈并非从小立志中医。
小时候，他喜欢躲在父母医院
的图书馆里看书，“我看的书
很杂， 尤其对中国传统文化、
哲学典籍感兴趣，但没有看中
医典籍，也不会辨认中草药。 ”

“高考填报志愿时，我在
考古和医学之间犹豫过。 父亲
跟我详谈了一次。 他说，医学
与考古，钻研道路都很漫长且
辛苦，无论我选择了哪一条道
路，都要承担后果，不要怕苦。
我知道，后来我从第一到第五
个志愿都填了临床医学，父亲
还是暗暗高兴的。 但在我高考

志愿填了中医药大学之后，我
还曾经动摇过，到底是学中医
还是西医。 ”

高考后的那个暑假 ，张
曈还专门去读了一个德语课
程 ， 以备今后赴德国学医。
“现在看来， 我的心是归属于
中医了，但对西医的兴趣和打
下的德语基础，其实在中医现
代化、 中西医结合方向上，扩
展了我的思维。 中、西医为什
么要取代对方？未来的路可以
是并行的。它是用两种哲学思
维去探求同一个问题的解决
之道。 如果我们现代中医人，
可以应用中医和西医两种不
同方法去择优解决，这不正是
我们的优势吗？ ”

韩进的儿子翟晓寒目前
在星海音乐学院任教。翟晓寒
说，如今的事业，也要从他准
备高考时讲起。

在高考前，翟晓寒只是对
音乐有爱好，没打算走专业之
路。 直到中学的某一天，一位
老师来到了翟家，惊讶地发现
翟晓寒有一副好嗓子。“那位
老师说，你天生就长了一个好
乐器 ， 为 什 么 不 好 好 发 挥
呢？” 翟晓寒说，“那时父母才
想到，是不是可以试试？ ”

于是，母亲韩进与翟晓寒
进行了一次长谈。“当时母亲
说，如果做别的事情，或许也
不错，但是为什么不利用你的
天分，做得更好一点呢？ ”全家
人的这次决定，让翟晓寒从此

与音乐结缘。
“晓寒备考时，可比我们

条件好多了。 ”韩进笑言，那
会每天下班后， 他们夫妻俩
就回家对孩子进行培训。 经
过一家三口的共同努力，翟
晓寒的音乐水平有了突飞猛
进的提高。

2005年， 翟晓寒报考了
中国音乐学院、 四川音乐学
院、 星海音乐学院等多个院
校。 最终，他选择了星海音乐
学院，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涯。
“最激动的时刻是知道自己
文化课成绩的那一刻。 当时
录取分数线是300多分，我考
了600多分。 听到成绩的那一
刻， 我激动得一拳捶在了沙
发上。 ”翟晓寒说，在自己的

高考路上， 父母给予了很多
的帮助和引导，“他们知道哪
条路更适合你， 哪条路可能
会走得更远。 ”

星海音乐学院毕业后 ，
翟晓寒前往法国求学， 后来
又回到了母校担任老师。 不
到40岁 ，翟晓寒已经获第 25
届马尔芒德国际声乐大赛最
高奖项以及观众奖 、 第 6届
法国卡纳里国际声乐大赛一
等奖等多个世界大奖。“高考
是一个分水岭， 是人生的一
个十字路口。 ”翟晓寒认为，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 高考
是通往更好生活、 更高层次
的台阶。

恢复高考，开启中国家庭圆梦之旅———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林清清 图 / 受访者提供

中医世家，传承的不仅是医术，守正创新的中
医思维， 顺势而为乘势而起的努力拼搏也一并传
承。面对高考，不同时期参加过高考的父子俩都说，
高考不只是一次考试，而是一个历练的过程：一次
考试的好与坏如何应对， 正如人生的顺境逆境，面
对不同的时势盛衰，人应该怎样应对，做何选择。

“高考是我人生第一次重
大选择。 ”这是人称“德叔”的
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广东
省中医院副院长张忠德，在赶
路途中与记者说起高考的第
一句话。 他刚刚从广州文德路
小学进行完抗疫演讲，赶回医
院为一位从武汉回广州的康
复新冠患者复诊。 1983 年参
加高考的德叔，当时对未来已
经有自己的想法。

上世纪八十年代，常用一句
话形容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
桥”， 要考到自己的理想大学，
更是要全力拼搏。“那正是祖
国腾飞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时
期， 那一代人有很积极的人生
观、价值观和奋斗史。 当时我们

崇敬的是航天航空科学家。 我
当时的最大理想是做个化学
家， 所以高考志愿也填了有关
联的医学专业。 我当时有一种
想法，我要通过高考到广东来，
因为这里是改革开放的最前
沿。 ”德叔说，人在顺境与逆境
时，如何做选择，非常重要。

“人生应该要经历一次高
考，它是人生选拔赛中的一次
历练过程。 它不仅考核你的学
习能力，更是意志力、体力的
考核， 格局观和心态的考核。
高考让你了解自己。 当面对逆
境时， 比如你模拟考没考好，
你有什么应对措施来调整，你
的心态是怎样的？ 面对顺境
时，你如何选择方向和未来？ ”

“家族几代人的中医考学
经历， 其实也如同中医传承之
道，守正创新。 ”德叔告诉记者，
很多人不知道， 岭南甄氏杂病
流派传承五代， 首集大成者甄
梦初， 当年就是广东中医药专
门学校 （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前
身）第一批学生，那里也是中国
最早和级别最高的中医学院之
一。 还没毕业，甄梦初就已经是
广东中医院 （广东省中医院的
前身）的主诊医生了。 他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广东省授予的第一
批名老中医之一，德馨岭南。 所
以当甄梦初的孙女婿德叔以及
曾外孙张曈相继通过高考考入
广州中医药大学， 在研学中成

为甄氏流派第四、第五代传人，
这也是一种家学的传承。

讲究渊源师承的中医世
家，参加高考，经历了大学教
育体系的培训，中医传承会有
何新火花？“在我看来，中国一
直有选拔人才的机制，高考是
其中之一。 随着时代不同，选
拔的内涵不同，但战略层面是
很好的，只是技术层面需要不
断完善。 中医传承也是一样，
无论是以前的师带徒模式还
是家族模式，这种小范围传承
模式让它几千年能保存下来，
但传承绝不是固守。 一成不变
的守旧不仅是中医传承最大
的障碍， 也是一种不负责任。
我们应总结中医精华，让中医
适应现代化的发展。 传承的内
容才更重要。 ”

德叔发现，现在报考中医
药大学的年轻人里，真正喜欢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有抱负
的人更多了。“他们的思考维
度、 研究格局都会不一样，自
然也更容易成才。 ”以中医药
抗非典、战新冠的白衣英雄张
忠德，在不同时代的考试制度
中，看到了年轻中医人美好的
未来。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图 / 受访者提供

“我是时代的幸运儿。 ”这是从星海音乐学院退休
的钢琴副教授韩进对记者反复提及的一句话。 韩进分
别在 1977 年和 1978 年参加了两次高考， 最终被河
南大学音乐学院录取，留校工作多年后，20 年前与丈
夫翟学京教授一同来到星海音乐学院任教，而他们的
儿子翟晓寒也子承父业，目前在星海音乐学院声乐歌
剧系担任教师。 韩进表示，一切的改变源于高考。

韩进（1977 年、1978 年高考）

星海音 乐 学 院 钢 琴 副 教
授，已退休

翟晓寒（2005 年高考）

星海音乐学院教师

韩 进 出 生 于 1960 年 。
1977 年的一天，17 岁的韩进
得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心情
非常激动， 没想到自己今生还
有机会参加高考。 ” 韩进回忆
道，“当时我觉得自己肯定不行
的，但还是决定要去试试。 ”

韩进从小多才多艺，参加
了学校的宣传队、 体育队，音
体美样样精通。 1977 年，韩进
的父母决定让韩进学习一门
技艺，以便将来去幼儿园或者
小学当个音乐老师。 于是，让
韩进去河南大学进修。“那个
时候不知道有音乐专业，只知
道唱歌、跳舞。 ”韩进说，直到
恢复高考后，她才知道可以考
艺术专业。怀着对上大学的向
往，韩进报名了。

“当时没有互联网，信息比
较闭塞。 除了少数同学去武汉
音乐学院考试以外， 我也不知
道还有别的地方可以考， 对于
中央音乐学院这样的高校更是
想都不敢想。 ”韩进最后选择报
考了河南大学音乐学院。

“第一次高考的时候，报
考的学生年龄差距很大，像我

这样十几岁的孩子到三十几
岁的大人都有。十年积攒的人
才都在这一刻绽放。 ”韩进笑
言， 当她 1977 年第一次踏进
高考考场时， 发现高手如云，
不少都是专业的歌舞团、文工
团成员。 第一次高考，韩进落
榜了。

高考失利带来的是更大
的动力。 经过了半年的刻苦
努力，这一次，韩进成功“杀出
重围”， 被河南大学音乐学院
录取。

“知道自己被录取的那一
刻，心情非常激动。我爸说他这
辈子只落过两次泪， 其中一次
就是在我高考成功的时刻。 ”韩
进回忆道， 那时候艺考条件很
简陋， 大家在一间旧教室里挨
个表演，考生在里面考试，其他
同学可以在外面观看。

进入大学后，韩进选择了
钢琴专业，“我们都想把失去
的时光追回来。尤其看到同班
同学都那么优秀，倒逼着你一
刻不停地努力和进步。 ”每天
早晨 5 点钟起床， 跑操之后，
需要在 6 点到琴房占位置 。

“稍微晚一会儿琴房人就满
了。”到寒暑假，也很少有人回
家，韩进与爱人翟学京相识于
校园，韩进笑言，当时虽然相
识却没有谈恋爱，“时间都拿
来学习了。 ”

大学毕业后， 韩进在河
南大学任教，后来又与丈夫一
起来到了星海音乐学院，直至
退休。 谈起半生经历，韩进十
分感慨：“是高考改变了我的
人生。 我们通过努力，成就了
自己的事业。 如果没有高考，
或许我也能做点事情，但会和
今天的境遇完全不同。我觉得
自己是时代的幸运儿。 ”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崔文灿 图 / 受访者提供

从1977年到2011年， 山东省一
个普通家庭的三代人经历了高考，
进而有了不一样的人生转折———第
一代考生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
一批考生，因高考重新拿回自己“被
耽误的十年”；第二代考生通过高考
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圆了教书育人
的梦想； 第三代考生虽曾饱受高考
压力， 但仍感谢这场考试给了选择
人生方向的机会……

1966 年夏天， 山东北部一
所高中的高三学生余蓝收到了
高考临时取消的消息。 具体何
时恢复考试，尚不清楚。 无缘高
考，握惯纸笔的余蓝只得回乡务
农。 1968 年初春，他成为当地小
学的民办教师。 在这所小学里，
他一个人扛起了 1-4 年级的所
有科目。 1969 年 8 月，又被调任
至乡村中学教授物理和化学。
三尺讲台，一站就近十年。

1977 年 10 月的一天，中央
广播电台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
息， 并透露考试将在年底举行。
收音机这头， 余蓝内心泛起波
澜，当下决定：参加高考！

做出这个决定，除了寄希望
通过高考实现“农转非”， 也是
出于现实的考虑：参加高考读师
范学校，上学国家有补助，毕业
后还能成公办老师。 正是这样
的想法，让余蓝决定试一试。

当年考生需要备考 4 门科
目：语文、数学、理化、政治。 余
蓝当了多年的理化老师，又是认
真读过三年高中的“老三届”，
考数理化自然不在话下。 语文
水平也凑合，唯独政治这门学科
他心里没底。 于是，就找同校政
治老师借资料复习。 白天学校
教书，夜里点灯学习。 就这样复
习一个多月后，1977 年年底，余
蓝和全国 570 万名考生一道，
迈入关闭十年的高考考场。

余蓝至今不知道自己高考

考了多少分，只是接到乡里要他
填报志愿的通知，后来，自己成
了 1977 年高考中乡里唯一的大
学生，读了师范学校。

余蓝回忆，当年读大学国家
给经费， 一个学生每月 18 元钱
补助。“那时候老师一个月也就
是 30 块钱的工资， 国家虽然困
难，但还是拿出教师待遇一半多
的经费来支持学生， 培养师范
生。 ”对国家当年的支持，余蓝至
今仍心存感激。

余蓝说自己是“高考改变命
运”的代表。 大学毕业后，他如
愿进入县城高中教书，成了一名
公办老师 ， 工资涨到每月 60
元，后来学校还帮解决了住房问
题，这让同村人艳羡不已，自己
也格外知足。

“1977 年恢复高考，对‘老
三届’毕业生而言，是国家对我
们这些人的补偿； 对我个人而
言， 是一次机遇与人生转折。 ”
余蓝这样评价那年高考。

余蓝参加高考十年后，1987
年，女儿余青也坐在高考考场上。

经过十年的完善，80 年代中
后期的高考制度已相对成熟规
范。 余青回忆，从 1984 年开始，中
学里收到的录取通知书多了起
来， 学校特意在教室走廊外开辟
了一块黑板，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
准大学生们的名字被写上墙，做成
喜报。 余青看了，不由心潮澎湃。

余青努力考学的动力，还来
自父亲学生们口中“外面的世
界”———一到寒暑假， 余蓝的学
生回来，会跟老师说起大学的所
见所闻，这让余青听到了，心里
充满憧憬和向往：北京、上海是
什么样子的？ 高校图书馆的藏书
真的浩如烟海吗？ 此时的余青刚
跟随父亲从农村来到县城，过去
十几年生活半径也不过几十里，
由此她心里暗暗憋了一股劲：考
出去，见见外面的世界！

余青说，当年不是每一个高三

生都有资格参加高考，在报考高考
前，学校还有一次预考。 从某种意
义上，预考和高考一样重要，却更
加残酷———只有通过了预考，才
有资格拿到高考考场的入场券。
预考只有一次， 因此平日成绩不
稳定的学生若预考中发挥失常，
只能选择离开学校或继续复读。

正因如此，高三那年，余青
眼看着上一届甚至上上届的学
长学姐被预考筛下后，又进入到
她们的教室，原本四五十人的班
级扩成七十多人。

“到了高三，我们教室最后几
排根本没有过道，全是桌子，因为
复读的人太多了！”余青说，有学生
一考就是四五年，看着昔日同窗变
成自己老师，依旧为高考奋斗着。

1987 年， 余青通过高考迈
进师范院校的大门， 和父亲一
样， 她也选择做一名教育工作
者。 她说，自己也想成为一个像
父亲一样受人尊敬的人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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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人的高考———

中医世家，在考学中传承

张忠德（1983 年高考）

广州中医药 大 学 副
校长 、广东省中医院副院
长 ，岭南甄氏杂病流派第
四代传人

张曈（2010 年高考）

医学硕士 ，广东省中
医院心血管科住院医师 ，
岭南甄氏杂病流派第五
代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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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人的高考———

“一切的改变源于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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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人的高考———

三场考试，三种青春梦想

和祖辈父辈不同，余青的女
儿萌萌对高考最大的印象就是
一个字：累。高中学习压力大，成
绩并不算拔尖的萌萌一直咬牙
坚持追赶， 每天睡不到 5 个小
时。 高考前的那个冬天，每天清
晨 5 点，她就骑上单车打着哈欠
去学校早自习，“每天睡眠严重
不足，骑车在路上都快睡着了。”

“每一个同学都非常努力，
我们去饭堂打饭都是以百米赛
跑的速度冲刺去的，因为去晚了
就要排长队，这也意味着学习时
间又少了些。 现在回想起来，这
样的生活挺‘变态 ’的，但没办
法， 大家都这么拼， 你不能掉
队。”萌萌说，有的同学备考期间
头发大把地掉，个中压力若非过
来人，着实难以想象。

支撑萌萌备战高考的，是深

藏心中的文学梦。 从小学开始，
这个女孩开始写小说，在课业繁
重的高中， 她还自己排版做报
纸。 在无数张考卷压来的间隙，
她都不忘提笔记录细碎的生活，
而这也成了繁重学业中最幸福
的寄托。

2011 年，通过高考，萌萌迈
入大学校门， 开始攻读文学学
士、文学硕士，最终成为一名文
字工作者。

高考后的这些年， 萌萌也参
加了大大小小不同的考试， 但她
说， 没有哪场考试比高考更虐
了。“高考是我人生中再也不想
重复的一次经历， 但我依然感谢
它给了我选择人生方向的机会，
指引我走上了适合自己的那条道
路。 ”（应采访对象要求 ，三代高
考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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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蓝（1977 年高考）

中学退休教师

余青（1987 年高考）

中学教师

萌萌（2011 年高考）

文字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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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记忆，其实也是时代印记。同一个家族里不
同代际的人所参加的高考， 都与时代相呼应。 从
1977 年恢复高考第一代高考生的周折圆梦，到上世
纪 80 年代的腾飞奋发，到 21 世纪年轻一代轻松上
阵选择个人道路， 本报采访了三个经历几代人高考
的家庭。这些故事，也是每个家庭内在精神的传承之
路。 同样的高考奋斗，有着不同的人生选择。

德叔在抗疫一线 汤铭明摄

资料图 汤铭明摄

“高考是测试，更是一种人生历练”

“高考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重大选择”

守正创新，中医世家的考学传承

学中医还是西医？ 兼学才知真爱

“十年积攒的人才都在这一刻绽放”

“听到成绩的那一刻，我激动得一拳捶在沙发上”

“没有哪场考试比高考更虐，但我依然感谢它”

“恢复高考给了老三届一个机会”

“考出去，见见外面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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